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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

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杭州软件集群情景的解释结构模型1

李文博

（浙江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研究日益受到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其中，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是基础性问题。采用解释结构模型分析方法，基于杭州软件集群情景，提炼了适应行为、治理模式、模仿学习、网

络共享资源等 27 个核心范畴，并类属化为两条故事线。在此基础上，结合杭州软件集群情景，对协同行为、适应

行为、网络共享资源和集群政策情景进行了语义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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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 言

小微企业是中国数量最多、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占企业总数量的 97.3%，成为中国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1]。基于浙江 300

多家小微企业的实地调研，发现小微企业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基于多样性的产业集群情景，依托协同创业网络。例如，义

乌新光依托协同创业网络，由小微企业快速成长为饰品行业的标杆企业；温州正泰伴随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由小微企业成长为

低压电器行业的领军品牌。

然而，与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实践相比，理论界对于这一议题的深入研究还比较匮乏。对于回答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关键

影响因素这一内核问题，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采取案例分析方法的学者，由于选取案例情景的差异性，得到的研究结论并

不完全一致，甚至互相矛盾，如关于初创型小微企业与成熟型小微企业的影响差异问题[2] ；二是采取大样本统计学习方法的学

者，侧重于考察各独立解释变量对于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的直接影响，较少精确刻画各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联以及特定变量的间

接影响。

鉴于以上不足，本研究贡献如下：针对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这一关键问题，将影响因素系统化为“网络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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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行为→协同行为”和“集群政策情景→网络感知/网络重构→网络能力” 两条故事线，并贡献若干新颖见解，比如嵌入学

习、界面渗透、知识治理和路径变迁是 4类典型的小微企业适应性行为。

1、文献综述

以协同创业网络、网络演化、小微企业等为关键词，在 EBSCO、Springer Link、中国期刊网等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根据

检索结果综述如下：

1.1 集群情景与协同创业网络

在区域经济空间内，存在形态各异的产业集群情景，集群情景可以视为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赖以生存的现实载体。从构

成要素看，集群情景包括核心企业、小微企业、供应商、客户、政府部门等，这些异质性创业节点相互关联，形成协同创业网

络，从而对小微企业成长产生外部影响。20世纪初，著名学者马歇尔™这样描述集群现象，“行业内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且

似乎可以公开了，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成为更新的思想源泉。”由此，本文认为，产业集群是小微

企业协同创业网络存在的现实载体和外部情景变量。

根据 Oyelaran-Oyeyinka[4] 的定义，协同创业网络可描述为：设定产业集群的参与者是蕴涵丰富异质性资源的载体，企业、

中介机构、供应商、客户等参与者之间的创业交互形成相互联结的复杂网状系统，节点之间的联系表示参与者之间经由共享、

学习、扩散等环节表征的创业关联。在要素类属上，协同创业网络包括竞争性企业、中介机构、核心企业等；在行为类属上，

协同创业网络包括协同创新行为、协同战略更新、协同管理创业等。

1.2 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影响因素

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对外部影响因素而言，比较典型的有区域氛围、集群情景、网

络质量、联结强度等；对内部影响因素而言，主要有创业战略、商业模式、动态能力、审慎学习、数据挖掘等，代表性观点包

括以下内容：

（1）创业战略：战略选择并不取决于组织类型或风格，而取决于需要战略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防御者（Defender）、探索

者（Prospector）、分析者（Analyzer）、反应者（Reactor）4 种战略类型中，探索者和分析者战略对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影响

较为显著
[5]
。

（2）商业模式：包括商业运营模式与商业营利模式两个构成要件，进入壁垒、目标市场、客户规模等因素影响协同创业网

络演化速度[6]。

（3）动态能力：反映企业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动态调适能力，动态能力强的企业其协同创业网络演化质量高[7]。

（4）审慎学习：即企业从协同创业网络中学习客户知识、技术知识、创新流程的能力，审慎学习与协同创业网络演化正相

关[8]。

（5）数据挖掘：大数据时代，小微企业数据挖掘能力尤其值得关注，数据挖掘能力正向影响协同创业网络演化[9]。

1.3 小微企业与协同创业网络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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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信息、知识等创业资源的稀缺性是小微企业区别于大中型企业的主要特征，由此导致小微企业创业行为在多数情况

下不是独自发生的，而是嵌入于协同创业网络中。在理论上，协同创业网络功效完美契合小微企业的创业资源属性，通过获取

协同创业网络内的创业资源，小微企业得以持续成长。在此背景下，小微企业的持续成长与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就自然交织在一

起。

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有 3个特质[10]：一是网络嵌套。协同创业行为与协同创新行为、协同知识行为、协同学习行为、

协同治理行为等交织起来，形成多层嵌套网络；二是边界跨越。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过程中，存在典型的地理边界跨越、

组织边界跨越和知识边界跨越行为，通过边界跨越，小微企业协同创业行为得以持续；三是间断均衡。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

演化过程呈现明显的阶段属性，可以分为协同创业网络情景构建、协同创业网络活动惯例化及杠杆式运用协同创业网络 3 个阶

段，呈现典型的间断均衡属性。

综上所述，在现有文献中以产业集群为情景变量，聚焦于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的研究成果有限，对关键影响因素的

研究更是鲜见。因此，现有成果与小微企业协同网络演化研究的缺口使本文研究价值凸显。

2、方法选择与数据收集

2.1 方法选择

解释结构模型最早由美国学者华菲尔特于 1973 年提出，目前在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11]。

其基本思想是将复杂问题结构化为具备层级性的若干因素，通过因素之间的递进层级和相互关联，表征复杂系统问题的逻辑关

系，在面对非结构化、层次化及探索性较强的复杂问题时，具备较佳的分析效力。相对于其它实证方法，该方法的优势主要在

于：①研究结论基于规范矩阵分析技术得出，可以保证研究命题的髙品质；②在提出初始模型后，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及模型

修正，可以运用解释结构模型系统化复杂问题。

解释结构模型的程序主要包括问题识别、话语收集、因素提炼、矩阵分析、模型构建、模型检验及结果展示等环节。本研

究选取解释结构模型的依据主要有：一是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解释结

构模型在处理探索性问题时，具备较强的信度和效度；二是解释结构模型在管理学领域的程序已经比较成熟，研究规范性使其

易于得到相对稳定的研究结论；三是研究议题具备关联性、层次性和复杂性，解释结构模型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可以去粗取精，

聚焦于内核问题，形成系统解释性框架体系。

2.2 数据收集

语句收集主要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二手数据整理及问卷调研 3 种途径获取，访谈语句示例：“我们成立只有两年，但是非

常注意与上海、北京等地区领先企业的联系交流，及时学习他们先进的研发经验。”课题组共整理初始语句 312 句和相关概念

65 个，包括企业联系、学习渠道、集聚发展、知识联盟等。组织高校专家、企业实务人员及政府相关人员 5 人，组成扎根编码

小组。对于上述因素进一步聚类为嵌入学习、网络规划、政策设计、共享资源、治理模式等 27个典型范畴，如图 1所示。

扎根编码小组根据 27个典型范畴在312 条语句中出现的频率，将其分为 3类：低频范畴、中频范畴和高频范畴，具体划分

标准为：低频范畴≤7 次、8 次≤中频范畴≤15 次，以及高频范畴≥16 次。图 1 中，上半部分表示范畴出现频率，其中，低频

范畴共有 6 个，界面渗透 5 次，网络规划 3 次，网络路径 4 次等；中频范畴共有 13 个，模仿学习 10 次，网络感知 8 次，邻近

资源 11次等；高频范畴共有 8个，协同行为18次，政策执行15次，网络识别 16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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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键影响因素及出现频率

3、矩阵分析与解释结构模型构建

3.1 二元关系分析及邻接矩阵生成

27 个因素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依次对每两个因素进行二元关系分析，关系类型共有 4 种：一是因素 A 对因素 B 有单向影

响；二是因素 B对因素 A有单向影响；三是因素 A 与因素 B 之间有双向影响；四是因素 A与因素 B 之间无影响。分别以符号 V、

A、X、O 表示。由此，形成模仿学习、界面渗透、网络规划、网络感知等 27 个因素之间的二元关系图。二元关系的生成由 5 位

专家根据访谈语句和调研数据综合评定。根据二元关系图，可以生成邻接矩阵。元素含义为：Fi 与 Fj 之间存在影响关系，则取

值为 1；Fi与 Fj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则取值为 0。

3.2 可达矩阵生成及层次化处理

27 个因素之间存在复杂关联性，有些是直接关联，有些是间接关联。比如，模仿学习和嵌入学习之间存在直接关联关系；

网络共享资源与知识渗透存在间接关联关系；网络发起通过网络重构影响网络能力等。上述因素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可达矩阵

在数学上规范表示。可达矩阵是解释结构模型的关键性技术工具，其运用矩阵形式表示因素之间的逻辑关联，若两因素之间具

备关联关系，则在矩阵中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可达矩阵由邻接矩阵 A与单位矩阵 I的求和得到，当 A+I的冥运算满足下列条件时，停止运算，条件：M=（A+I）n+1=（A+I）
n≠…≠（A+I）2≠（A+ I）。运算过程严格遵循布尔代数运算规则，据此得到正整数 n，可达矩阵可以表示为 M=（A+I）n。

经过层次化处理，形成最终的可达矩阵，如表 1 所示，这是解释结构模型构建的关键环节。27 个典型范畴进一步聚拢为 6

个核心子群，对应 6个层级G1，G2，…，G6，分别是 G1=[A5，A13]；G2=[A4，A18，A20]；G3=[A2，A11，A26，A27，A10，A25，A21]；G4=[A1，

A3，A7，A12，A16，A23，A24]；G5=[A17，A22]；G6=[A6，A8，A9，A14，A15，A19]。

表 1对应 3个集合关系，分别是 R（Ai）={A7∈A|rij=1}；A（Ai）={ Aj∈A|ri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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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j∈A|R（Ai）}= R（Ai）∩A（Ai），i=1，2，…，27

表 1 可达矩阵层次化处理

A5，A13 A4，A18，A20

A2，A11，A26，

A27，A1O，A25，A21

A1，A3，A7，

A12，A16，A23，A24

A17，A22

A6，A8，A9，

A14，A15，A19

A5，A13 1 0 0 0 0 0

A4，A18，A20 1 1 0 0 0 0

A2，A11，A26，

A27，A1O，A25，A21

1 1 1 0 0 0

A1，A3，A7，

A12，A16，A23，A24

1 1 1 1 0 0

A17，A22 1 1 1 1 1 0

A6，A8，A9，

A14，A15，A19

1 1 1 1 1 1

3.3 解释结构模型构建

基于前述矩阵分析，可以得到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关键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由低到高共分为 7 个层

次，如图 2 所示。其中，第 7 层次为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为模型目标层，第 2-6 层为归因层，表征集群情

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的关键影响因素。

图 2 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关键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6个层次的关键影响因素呈现多态性、递进性和结构性，系统解释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过程和绩效。其中，

第一、二层次是网络共享资源和集群政策情景，是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的外部情景影响因素。启示企业一方面应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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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邻近资源和网络关系等维度入手，放大小微企业网络共享资源，促进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另一方面应从政策设

计、政策执行和产业环境入手，为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营造良好的氛围和集群软环境。

第三、四层次是解释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的直接驱动影响因素，包括嵌入学习、界面渗透、知识治理、

路径变迁、网络识别、网络发起和网络治理。启示小微企业一方面应从模仿学习、学习主体、知识渗透和网络路径着手，驱动

协同创业网络演化进程；另一方面应从网络规划、生态系统和治理模式切入，提升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绩效。

第五、六层次是解释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因素的主轴线，可以提炼为“适应行为—网络感知—网络重构”。

上述主轴线对应的两个核心范畴分别是协同行为和网络能力。据此，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的关键因素可以聚

拢为协同行为和网络能力两个主范畴。对于协同行为而言，小微企业与其它主体结网形成的协同创新行为、战略更新行为直接

影响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对于网络能力而言，小微企业网络感知能力和网络重构能力直接驱动协同创业网络演化。

4、基于杭州软件集群情景的解释结构模型应用

4.1 杭州软件集群情景

杭州软件集群是杭州众多集群产业中颇具特色的一类，产生了阿里巴巴等一大批世界级企业。围绕核心企业，海量小微企

业不断发展，如雨后春笋般进行持续创业创新行为。小微企业与大企业、高校、政府部门等异质性节点不断结网，形成协同创

业网络。

杭州软件集群情景主要特质如下：①杭州软件集群拥有海量小微企业，这些小微企业持续进行着丰富的协同创业行为，并

形成多样化、形态各异的协同创业网络；②杭州软件集群情景下，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呈现清晰的演化阶段属性，3个典型阶

段分别为协同创业网络情景构建阶段、协同创业网络活动惯例化阶段及杠杆式运用协同创业网络阶段；③在区域空间布局上，

杭州软件集群与小微企业具备地理集聚性，多分布于东部软件园、天堂软件园、杭州高新软件园等科技园区，在典型样本和数

据收集上具备便利性。

4.2 杭州软件集群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关键影响因素

解释结构模型共涉及协同行为、网络能力等 27个核心范畴，系统表征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关键影响因素。限于篇幅，

以下结合杭州软件集群，对协同行为、网络能力、网络共享资源和集群政策情景 4个因素进行阐释。

（1）协同行为。前向、后向和对角 3种典型协同行为在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进程中起重要作用。前向协同行为是指

小微企业向价值链前端的供应、研发等环节延伸，从而促成协同创业网络演化。比如，杭州青庭科技以移动端团队协作产品为

核心，采取移动端软件外包、技术研发孵化合作等前向协同创业行为促成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后向协同行为是指小微企业向价

值链后端的客户、营销等环节延伸，从而促成协同创业网络演化。比如，天铄信息科技采取后向协同行为，在物联网产品与解

决方案研究、平台架构方面促进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对角协同行为是指小微企业嵌入本地协同创业网络与跨本地协同创业网络，

获取协同创业资源，从而促进协同创业网络演化。比如，杭州川澜公司嵌入跨本地协同创业网络，采取对角路径在信息化产品

研发方面促进了协同创业网络演化。

（2）网络能力。伴随杭州软件集群的演化，网络能力在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进程中起重要作用。3 种典型的网络能

力分别是网络感知能力、网络发起能力和网络学习能力。网络感知能力是指对于构成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主体的扫描、识别

与认知能力。比如，杭州在信科技基于网络扫描技术，积极识别重点运营商与网络增值业务提供商，并试图与后者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网络发起能力是指在网络感知能力的基础上，与重要网络节点结成协同创业网络，并从事协同创业行为的动态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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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比如，在信科技以主动发起方式与网络增值业务提供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学习能力是指采取探索性学习、模仿性

学习等学习策略，从协同创业网络中学习知识的核心能力。如天铄信息科技学习国外标杆企业的平台架构知识与数据挖掘技巧，

并将其内化为企业核心知识，从而促进企业快速成长。

（3）网络共享资源。微观机理层面，网络共享资源是一个多维度构念，小微企业主要关注人力、财务和邻近共享资源 3个

维度。首先，杭州软件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初期，具备充裕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浙江大学、浙江工大、杭州电子科大等

一批知名高校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库。其次，小微企业依托协同创业网络能够在创建初期筹集到充足的财务资源，从而积累较多

战略资产，港台资本的注人激发了杭州软件企业“第一粒种子”形成。比如，1992年，在两位港商10万美元“天使资本”的帮

助下，时任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软件科长的郭华强创立了新利软件。最后，邻近资源是指嵌入于网络的系统、程序及关系，影

响其它资源整合与转化，体现为网络成员机构的稠密性。5000 多家骨干和优质软件企业产生的资源邻近效应促进了创业资源流

动和溢出，加快了协同创业网络演化速度。

（4）集群政策情景。集群政策情景对于抑制或促进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有重要作用，政策导向理论认为，协同创业

网络在初创阶段就应制定出有关未来发展目标的政策设计，设置与战略规划目标相匹配的网络治理结构。系统、清晰的集群政

策情景意味着构建一个网络平台，从而激发系统内各成员的适应性创业行为产生和高效协同创业网络搭建，促使系统目标实现。

杭州市政府设计的相对宽松的集群政策情景极大推动了协同创业网络演化，主要表现为：创新支持方面，对软件企业优先推荐

或安排国家、省级技术创新项目；人才交流方面，鼓励从事软件技术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或企业聘请外国软件专家来杭州讲学和

工作；软件培训方面，鼓励国外著名软件企业建立软件职业培训机构；人力资本方面，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成立软件学院，

积极建设髙级软件与网络人才培养基地。

5、结 语

本研究将解释结构模型分析方法引入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研究领域，深入剖析了影响因素这一内核问题，基本结论

如下：①将小微企业协同创业网络演化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构化为协同行为、适应行为、嵌入学习等 27个核心范畴，并类属化为

“网络共享资源—适应行为—协同行为”和“集群政策情景—网络感知/网络重构—网络能力”两条故事线，从而有助于该领域

研究体系化；②刻画“网络共享资源—适应行为-协同行为”故事线的核心范畴包括嵌入学习、界面渗透、学习主体等 8个核心

范畴；刻画“集群政策情景—网络感知/网络重构—网络能力”故事线的核心范畴包括网络识别、网络发起、治理模式等 6个核

心范畴，从而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结构化；③以杭州软件产业集群为案例背景，对解释结构模型的协同行为、网络能力、网络共

享资源和集群政策情景 4个核心范畴进行了语义阐释，展示了本研究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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